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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洛尔苏话的连读变调* 
 

齐卡佳（Katia Chirkova）  王德和 
 

提  要 本文旨在对甘洛尔苏话自然语料中出现的连读变调进行详细的介绍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

还将归纳共时能产的连读变调规则；揭示两个单音节词声调（本调）与多音节词调型（变调）之间的对应

关系，以及多音节词的调型在单说情况下和语流中的对应关系；从而加深读者对尔苏的韵律结构的了解以

及为川西南藏缅语族语言韵律系统的历时研究提供新语料与新思路。 
关键词 尔苏语 羌语支南支 连读变调 声调系统 

 

一 引 言 
尔苏语属于藏缅语族羌语支南支（孙宏开，1983，2001），是中国西南部分藏族（即

尔苏藏族）所使用的语言。尔苏藏族的总人口约为 16000 人，但其中能够流利使用尔苏语

交流的不足 8000 人（参见王德和与齐卡佳，2017）。尔苏藏族主要分布于凉山彝族自治州

的越西县、甘洛县和雅安地区的汉源县、石棉县。这四个县的尔苏藏人都有各自的尔苏土

语，但区别不大，能够相互交流。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甘洛县的尔苏话，具体而言是以甘洛

县则拉乡磨坊沟村凉山组的尔苏话为代表点（下简称“甘洛尔苏话”）。此外甘洛尔苏话

是作者自 2011 年以来系统记录与描写的研究对象，也是作者之一的母语。 

学界对尔苏语的研究较少，尚处于语料记录分析与初步描写的阶段，所以并未对该语

言的子系统如声调系统加以系统全面的调查和研究。尔苏语是分析型的语言，有声调，有

着较丰富的连读变调，但由于对其具体规则尚未完全了解，致使对该语言长篇语料的标注

和词典的编纂工作困难重重。在一手语料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对甘洛尔苏话的连读变调作

详细的介绍与分析，以加深对尔苏语声调系统的了解，从而对该语言长篇语料标注与词典

编纂有所贡献。除此之外，本文还尝试为川西南藏缅语族语言声调系统的比较研究（参见

孙天心，2005, 2008；Wang，2006；Evans，2008；Lin，2009, 2012；李永燧，2011；李

子鹤，2013）提供一些新语料与新思路。 

 

一 研究概述与本文研究目标 
学界涉及到甘洛尔苏话声调的研究主要有孙宏开（1983）和 Chirkova et al. 

（2015），其中 Chirkova et al.（2015）有音档并提供尔苏语声调声学语音参数。这些研

究的主要成果如下： 

 1. 甘洛尔苏话单音节词有两个区别词汇意义的声调：高调和低调，下文分别采用

“H”和“L”标示。例如 H: bv̩́‘野猫’，L: bv̩̀‘犁（头）’；H: Ndzá‘炒’，L: 

Ndzà‘汉族’；H: Nbó‘高’，L: Nbò‘马’；H: bó‘领有’，L: bò‘敌人’。
①
 

 除了两个基本声调以外，甘洛尔苏话有极少数的单音节词（主要是动词体貌标记）

存在着曲折上升调，如状态转变标记 ǎ、传闻标记 dʑɛ。̌体貌词标记上的上升调可分析为由

语素调构成，在语音层面上与动词词根语素的调结合起来表现为语音上升调。 

																																																								
*本文受英国伦敦大亚非学院濒危语言典藏项目（ELDP）重大项目课题《中国西南地区尔苏语旭米语抢救》

（2013 年 4 月-2017 年 1月）（项目批准号 MDP0257）的资助，特此说明。拙稿蒙匿名审稿人惠赐宝贵意

见及建议，并指出疏漏和错误，特此致谢。此外，感谢莱顿大学博士候选人刘璞宁对本文初稿的校对。 
①	语料为宽式国际音标标音。带前置鼻音的复辅音中的前置鼻音，因为其发音位置取决于后面的辅音，故

一律采用大音位‘N’标写，如/Nbò/ [mbò]‘马’、/Ndzà/ [ndzà] ‘汉族’、/Nɡɛ/̀ [ŋɡɛ]̀‘九’。甘洛

尔苏话的语音系统（Chirkova et al.，2015）。鉴于 Chirkova et al. （2015）使用的齿塞擦音和擦音

的符号（如/ts̪/̪）与舌尖平舌齿龈塞擦音和擦音的符号（如/ṭṣ/）比较容易混淆，本文使用不加齿化附加

符号的/ts dz tsʰ s z/等符号来记甘洛尔苏话齿塞擦音和擦音，并用舌尖齿龈后塞擦音和擦音的符号（/tʃ 
dʒ tʃʰ ʃ ʒ/）来记舌尖平舌齿龈塞擦音和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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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甘洛尔苏话双音节词有两个基本调型：‘高高（HH）’与‘低低（LL）’，呈现两

两对立格局。下面，以重叠词为例，HH: njónjó‘奶汁’，LL: njònjò‘软’；HH: 

NdʑóNdʑó‘（交）朋友’，LL: NdʑòNdʑò‘穗子（谷穗）’。
①
 

除了两个基本调型，双音节词还有一个出现频率比较低的调型：‘高低（HL）’型，

如 sɛt́ɛ‘̀谁’，fɛ̃ńtʰiào‘粉条’（借自西南官话，fen⁵³tʰiao²¹）。 

3. 甘洛尔苏话三音节和四音节的词与词组有三个调型：（1）‘高高高（高）

（HHH(H)）’，如 mbówúsí ‘柳树’；（2）‘低低低（低）（LLL (L)）’，如 

ʈʰɽòʃz ̩m̀à‘狗牙齿’（像狗牙齿的一种十字绣花纹）；（3）‘高高低（低）（HHL(L)）’，

如 lɛḱwá˞tʃʰv̩̀‘肘’。 

4. 甘洛尔苏话多音节词或词组都有连读变调现象。已发现的连读变调规则包括：多音

节词或词组的调型为该词或词组首音节语素声调的扩展模式。具体而言，若首音节语素为

高调，则首音节语素之后的每个音节，不管其原来调值是高调还是低调，一律要变调，变

调调值都是高调。例如： 

H: ɽá‘鸡’+ L: ʃz ̩‘̀肉’= HH: ɽáʃz ̩ ́‘鸡肉’；  

H: jó‘绵羊’+ HH: Nɖɽv̩́pí‘皮’= HHH: jó Nɖɽv̩́pí‘绵羊皮’ 

若首音节语素为低调，则首音节语素之后的每个音节，不管其原来调值是高调还是低

调，一律要变调，变调调值都低调，举例： 

L: ŋwà˞‘牛’+ L: ʃz ̩‘̀肉’= LL: ŋwà˞ʃz ̩‘̀牛肉’； 

L: ŋwà˞‘牛’+ HH: Nɖɽv̩́pí‘皮’= LLL: ŋwà˞ Nɖɽv̩̀pì‘牛皮’ 

尔苏语单音节声调格局与中国西南地区众多藏缅语，如独龙语、拉乌戎语，藏语多地

安多话类似，只有两个相对立的声调。但是，尔苏语双音节调型又与其他藏缅语有所不同。

很多藏缅语，如以上所提到的拉乌戎语，藏语安多话，双音节词大体上是 LH型，而尔苏语

却是 HH、LL、HL 三种类型，正因为如此，尔苏语声调演变规律与多音节词调型的产生机制

具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本文尝试对甘洛尔苏话的连读变调规则作进深入的探讨以期能发

现甘洛尔苏话的单音节词声调与多音节词调型之间的对应关系，包括现有研究尚未讨论的

三音节与四音节词的‘高高低（低）（HHL(L)）’调型的产生机制。首先，本文将对甘洛

尔苏话基本词汇的结构加以分析；其次，通过实验研究揭示其声调系统的不同规则。 

实验研究部分的相关数据（音频与标注文件）由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濒危语言档案

（ELAR）保存，登陆 elararchive.org/ersu-chirkova-0316可进行查阅、评估和检验。 

 

二 基本词汇分析 
甘洛尔苏话基本词汇分析基于2561个基本词（主要依据黄布凡主编 1992《藏缅语族语

言词汇》所列词汇表），还包括词的声调与调型在基本词汇中的分布情况。本节对甘洛尔

苏话基本词汇结构加以分析，揭示音节、语素和声调之间的关系，并对不同声调与调型的

分布情况做简要统计。 
甘洛尔苏话的基本词汇有以下两个特征： 
1.由一个音节构成的单语素是甘洛尔苏话语素的基本形式，有声调，大多数单音节

（单语素）词属于尔苏语固有词汇（native vocabulary）。 

2.甘洛尔苏话的多音节词包含固有汇词，如ŋwá˞má‘奶牛，母牛’，和主要来自藏语

和汉语的借词，如 ɽátʰá‘磨子’（借自藏文 rang ‘thag），jàNpʰò‘大炮’（借自西南官

话 iaŋ²¹³pʰao²¹³‘洋炮’）。注意这些借词虽为多音节但实际是不可分析的单语素。固有

多音节词大多数由多个（单）语素组成。其主要构词方式有合成式（如 ŋwà˞dʑì‘牛圈’）、

附加式（如 ŋwá˞má‘奶牛，母牛’）和重叠式（如 ʃz ̩ʃ̀z ̩‘̀走路’）。 

																																																								
① 载有‘低低（LL）’、‘低低低（LLL）’和‘低低低低（LLLL）’调型的词与词组在单说时，末尾音

节被习惯得读成高调，可析为韵律词末（词界）的标记。例如‘软’可念成njònjò 或njònjó，自由变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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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多个单语素组成的多音节词中，调型是可分析的，如Nɖɽóʑósv̩́，由Nɖɽó‘皮’，

ʑò‘揉’，sv̩́‘人，者’组成。在与之相对的多音节单语素借词中（举例见上文），其调

型是不能再分析的。 
 
甘洛尔苏话基本词汇表中的单音节词的声调与多音节词的调型的总体分布情况见下

表。 
表 1 词汇表中的单音节的声调与多音节词的调型的总体分布情况 

声调/调型 数目 占词汇表总词数的比例 举例 

高调（H） 318 12.4% mɹá‘箭’ 

低调（L） 152 6% mɹà‘毛’ 
单音节词总计 470 18.4%  

高高（HH） 1196 46.7% vɛḿá‘母猪’ 

低低（LL） 584 22.8% v̩̀lì ‘头’ 
高低（HL） 24 0.9% páoʃz ̩‘̀宝石’ 
双音节词总计 1804 70.4%  
高高高（高）（HHH(H)） 146 6% Nɖɽóʑósv̩́‘皮匠’ 
低低低（低）（LLL(L)） 58 2% xə̀˞mìNtɕʰì‘南方’ 

高高低（低）（HHL(L)） 83 3.2% ʃɛə́tsv̩́sv̩̀‘铁匠’ 

三音节和四音节词总计 287 11.2%  
汇表总词数 2561 100%  

 

由上表可见 1. 甘洛尔苏话的语素大多数是单音节的，但其词汇大多数是双音节的

（占词汇表总词数的 70.4%）。 
 2. 双音节词的‘高低（HL）’调型较少出现。仅占词汇表总词数的 0.9%，且主要

存在于近期汉语借词中，例如 páoʃz ̩‘̀宝石’（西南官话，pao⁴⁴ʂʅ²¹）、tʃʰóutʰì‘抽屉’
（西南官话，tʂʰəu⁴⁴tʰi²¹）。只有极少数尔苏固有词载有‘高低（HL）’调型，如 sɛt́ɛ̀
‘谁’，tsʰálà‘坟墓’，可被视作例外来处理。 
 3. 除去上述的‘高低（HL）’调型，双音节词有两种基本调型，‘高高（HH）’

和‘低低（LL）’。而三音节和四音节词有三种基本调型：‘高高高（高）（HHH(H)）’、

‘低低低（低）（LLL(L)）’、‘高高低（低）（HHL(L)）’。由于这五种调型均能出现

在甘洛尔苏话的固有词中，故而皆可被分析。 

 4. 甘洛尔苏话声调与调型的分布不均衡，单音节词中较为常见的是高调（H），而

多音节词中较为常见的是全高调型（即双音节词中的‘高高（HH）’、三音节词中的‘高

高高（HHH）’以及四音节词中的‘高高高高（HHHH）’调型）。 

下面我们将通过实验对甘洛尔苏话多音节词的调型分布与产生机制加以分析，并尝试

找出其单音节词声调与多音节词调型之间的变换关系。因为尔苏语没有文字也没有文献记

载，无法考证其早期的调类，所以我们对连读变调模式的处理只能采用音高值变方法。 

 

三 实验研究 
实验部分中的甘洛尔苏话词和词组由笔者之一朗读。实验分为以下两个步骤。 

第一步，我们从词汇表中挑选出若干出现频率高的词、组词和词组，系统地考察词与

词组合时所产生的结果，从而总结共时条件下能产的连读变调规则。
①
 因为甘洛尔苏话连

调域（tone sandhi domain）大小平均在 2至 4音节，所以我们实验研究只用了单音节与

																																																								
① 该实验方法已经用于多项川西南语言的声调研究，如 Chirkova and Michaud （2009），米可（2009），

李子鹤（2013）等。另一种相似的实验方法是挑选单音节词，即单语素词，确认其本调，再找出词中各字

都能确定其本调的所有多音节词，最终通过本调与连调的比较，得出多音节词的连调规则，详情见龙国贻、

唐红英（2014），李云兵（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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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音节词。所谓连调域，是音韵上连成一气的、中间不能插入停顿的、类似词的单位，大

致相当于通过句法运作而产生的短语。实验研究得到的声调与调型搭配见下表。 
表 2 实验研究部分声调与调型搭配表 

 L H LL HH HL 

L L+L L+H L+LL L+HH L+HL 

H H+L H+H H+LL H+HH H+HL 

LL LL+L LL+H LL+LL LL+HH LL+HL 

HH HH+L HH+H HH+LL HH+HH HH+HL 

HL HL+L HL+H HL+LL HL+HH HL+HL 

 
实验的范围大致包含了三种自然语料中可能出现连读变调的连调域，即名词性短语、

动词性短语和数量短语。 

实验中一共使用 150 个词。名词 91个，其中包括 54个单音节名词和 37 个双音节名词

（双音节名词既包括不能再分析的词也包括可分析的由单音节词构成的词）。动词共 29 个，

其中包括 25个单音节动词和 4个双音节动词。数词 21 个，包括 9 个单音节数词和 6 个双

音节数词。量词 9个，包括 7 个单音节词和 4个双音节词。 

甘洛尔苏话词与词组合的结果主要包括：[名词＋名词]（定中结构）和[数词＋量词]

（数量结构）。由于尔苏话中[名词＋动词]（述宾结构）组合的连调规则与[名词＋名词]

相同，本文只讨论动词与其前加成分（即表示动作趋向的动词前缀和否定词/ma/）的组合。 

在标注分析长篇语料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多音节词或词组的调型

与单说时有时不完全一致。例如‘女儿，姑娘’单说时有‘低低（LL）’的调型，即 zìjì，
但在口语语流中这个词则会有‘低低（LL）’和‘高低（HL）’两种调型。试比较，

‘（那）两个姑娘’：zìjì tʰɛ ́ɖɽɛ、́zíjì ɖɽɛ。̀因此，实验的第二步，我们采用更大的组合环

境观察实验第一部分得出的连调规则。具体而言，我们采用了负载句和由 177 篇长篇语料

构成的语料库（下文简称‘语料句’）来验证上述结论的有效性。 

由于能产的变调规律主要限制于名词性短语与数量短语（详情见下文），本研究则主

要针对这两个方面进行采样。名词词组方面，我们使用下面的两种句式为模型进行数据采

样：
①
 

 

(1) á  [名词+名词词组]  [动词] tɕʰí 
 1SG   EXP 

 
(2) nɛ ́ [名词+名词词组]  [动词] ǎ  tɕʰí? 
 2SG   Q EXP 

 

这两个负载句模型所用的动词共 8 个，包括 2 个单音节动词（bó‘领有’、Ndò‘看
见’）和 6 个双音节动词（ŋɛ-́tsʰɛ‘́已喝’、ŋɛ-̀dzz ̩ ̀‘已吃’、dɛ-́ʒə́ ‘已穿’、kʰɛ-̀ʒə ̀
‘已买’、dɛ-̀zì‘已用’、dɛ-̀tsù‘已戴’）。 
数量词组调型采样方面，我们则使用了语料句及补充例句。 

下文将分别介绍所出现的调型和共时能总结的连调规则。 

3.1 词组 

1.名词＋名词 

[名词＋名词]组合中的连调规则见表 3，举例见表 4-5。 
表 3 名词与名词相连时的连调规则 

 L H LL HH HL 

L LL LLL 

H HH HHH 

																																																								
① 本文使用的标注符号采用 Leipzig Glossing Rules 

(https://www.eva.mpg.de/lingua/resources/glossing-rules.php) ，包括:1, 2=第一、第二人称代词

， EXP=经验体，Q=疑问词，SG=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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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L 

LL LLL LLLL 

HH HHH HHHH 

HHL HHLL 

HL HLL HLLL 

表 4 单音节名词与双音节名词相连时的连调规则举例 

  L H LL HH HL 

  mɹà ‘毛’ dʑí‘圈’ v̩̀lì‘头’ mɛŃtʃʰɛ‘́尾巴’ tsʰálà‘坟墓’ 
L  ŋwà˞ 

‘牛’ 

ŋwà˞mɹà 
‘牛毛’ 

ŋwà˞dʑì 
‘牛圈’ 

ŋwà˞ v̩̀lì 
‘牛头’ 

ŋwà˞ mɛǸtʃʰɛ ̀
‘牛尾巴’ 

ŋwà˞ tsʰàlà  
‘牛坟墓’ 

H vɛ ́
‘猪’ 

vɛḿɹá 
‘猪毛’ 

vɛd́ʑí 
‘猪圈’ 

vɛ ́v̩́lì  
‘猪头’ 

vɛ ́mɛŃtʃʰɛ ̀
‘猪尾巴’ 

vɛ ́tsʰálà 
‘猪坟墓’ 

ɽá 
‘鸡’ 

ɽámɹá 
‘鸡毛’ 

ɽádʑí 
‘鸡圈’ 

ɽá v̩́lí   
‘鸡头’ 

ɽá mɛŃtʃʰɛ ́
‘鸡尾巴’ 

ɽá tsʰálá 
‘鸡坟墓’ 

表 5 双音节名词与单音节名词相连时的连调规则举例 

 L H LL HH HL 

mɹà ‘毛’ Ntsʰá ‘肝’ v̩̀lì‘头’ mɛŃtʃʰɛ‘́尾巴’ tsʰálà‘坟墓’ 
LL mìdzz ̩ ̀ 

‘兔子’ 
mìdzz ̩ ̀mɹà  
‘兔子毛’ 

mìdzz ̩ ̀Ntsʰà  
 ‘兔子肝’ 

mìdzz ̩ ̀v̩̀lì 
‘兔子头’ 

mìdzz ̩ ̀mɛǸtʃʰɛ ̀ 
‘兔子尾巴’ 

mìdzz ̩ ̀ tsʰàlà 
‘兔子坟墓’ 

 

 

HH 

vɛḿá 
‘母猪’ 

vɛḿá mɹà  
‘母猪毛 ’ 

vɛḿá Ntsʰà  
‘母猪肝脏’ 

vɛḿá v̩̀lì 
 ‘母猪头’ 

vɛḿá mɛǸtʃʰɛ ̀
‘母猪尾巴’ 

vɛḿá tsʰàlà  
‘母猪坟墓 ’ 

ŋwá˞má 
 ‘母牛’ 

ŋwá˞má mɹá 
‘母牛毛’ 

ŋwá˞má Ntsʰá  
‘母牛肝’ 

ŋwá˞má v̩́lí  
‘母牛头’ 

ŋwá˞má mɛŃtʃʰɛ ́ 
‘母牛尾巴’ 

ŋwá˞má tsʰálá  
‘母牛坟墓’ 

 

HL 
tsʰálà 
‘坟墓’ 

tsʰálà əkv̩̀ 
‘ 坟 墓 边 上 

（洞口）’ 

 tsʰálà v̩̀lì [ǎ] 
‘坟山上头边

上’ 

tsʰálà mɛǸtʃʰɛ ̀ [ǎ] 
‘坟墓下边边缘’ 

 

 

由以上三表可得出以下结论： 

（1）在[名词+名词]的组合形式中，由于每个名词都有本调，这便有利于我们通过对

比单个词的本调和组合词组的调型来发现连调的规则。 

（2）[名词＋名词]的连调式是“从左至右”的顺向连调。也就是说，两个名词相连

时所产生的调型是组合首音节的声调或调型的延伸。组合首音节词保留其本调，其声调或

调型延伸到组合中剩下的词上，使得这些词的声调或调型中和化。 

（3）具有高调（H）和‘高高（HH）’调型的词有两种扩展形式。一部分词的调型扩

展为‘高高高（HHH）’形式，而另一部分词的调型扩展为‘高高低（HHL）’形式。 

3.2 前缀/否定词+动词 

跟单音节名词不同，甘洛尔苏话单音节动词一般不单独使用，且单说时大多数情况下

念成高调。所以表 6 中，单音节动词只包含 H（高调）一栏。动词前加成分（即前缀和否

定词）不单独使用，无法确定其本调，故表 6中没有标。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和比较这些[前

加成分+动词]的组合形式所载有的调型同动词本调之间的差异来推测这些成分的本调。[动

词前加成分＋动词]的调型见表 6，举例见表 7。 
表6 动词前加成分与动词组合所能出现的调型 

 单音节 双音节 

H HH LL 

前缀 HH LL HHH LLL 

否定词 HH HHH 

前缀＋否定词 LLL LLHH 

表7 动词前加成分与动词组合所能出现的调型举例① 

																																																								
① 甘洛尔苏话动词前缀和数词与后加词根结合时出现逆同化现象。词根元音为低元音/a a˞/時,趋向前缀和

数词的元音为/a/；词根元音为其他元音（/i, ɛ, o, z,̩ v̩/）时，前缀和数词的元音为/ɛ/。试比较：/kʰà-
mà-dzóɽó/‘没有看’，/kʰɛ-̀dzò-má-ɽó/‘没有看’；/táəzá/‘一百’，/tɛ ́ʈɽɛ/́‘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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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音节 双音节 

H HH LL 

tsʰɛ‘́喝；洗’ 
ʒz ̩‘́穿；买’ 

dzóɽó‘看’ ʃz ̩ʃ̀z ̩‘̀走路’ 

前缀 ŋɛ-́tsʰɛ‘́已喝’ 
dɛ-́ʒz ̩‘́已穿’ 

nɛ-̀tsʰɛ‘̀已洗’ 
kʰɛ-̀ʒz ̩‘̀已买’ 

kʰɛ-́dzóɽó‘已看’ nɛ-̀ʃz ̩ʃ̀z ̩‘̀已走路’ 

否定词 má-tsʰɛ‘́不喝’，má-tsʰɛ‘́不洗’ 
má-ʒz ̩‘́不穿’，má-ʒz ̩‘́不买’ 

má-dzóɽó 
‘不看’ 

má-ʃz ̩ʃ́z ̩ ́
‘不走’ 

前缀＋

否定词 
ŋà-mà-tsʰɛ‘̀没有喝’，nà-mà-tsʰɛ‘̀没有洗’ 
dà-mà-ʒz ̩‘̀没有穿’，kʰà-mà-ʒz ̩‘̀没有买’ 

kʰà-mà-dzóɽó、kʰɛ-̀dzò-má-ɽó‘没有看’ 
nà-mà-ʃz ̩ʃ́z ̩‘́没有走路’ 

 

由以上二表可得出以下结论： 

（1）因包含不能确定本调的非自由语素（动词前缀、否定词），本节所讨论的[动词

前加成分+动词]的组合形式有时无法确定其连调规则，只能通过对比做一些假设。 

（2）尽管单音节动词单说时会被念成高调，但是添加前缀之后的组合会产生 ‘高高

（HH）’（如 ŋɛ-́tsʰɛ‘́已喝’）和‘低低（LL）’（如 nɛ-̀tsʰɛ‘̀已洗’）两个调型。由此

可以假定单音节动词的本调跟名词一样也分高调和低调。本调为高调的单音节动词，添加

前缀之后，[前缀+动词]念成‘高高（HH）’。本调为低调的单音节动词，添加前缀之后，

[前缀+动词]则念成‘低低（LL）’。 

单说时，单音节动词的两个本调有中和化的趋势，亦即两个对立的声调在特定的环境

中失去对立。两个声调中，高调可分析为不带标（unmarked）的声调。
①
 

（3）由于以否定词为首音节的连调域中每个音节都载有高调，可以推测否定词的本

调是高调（H）。以否定词为首音节的连调式，即[否定词＋动词]组合形式的连调式，跟

[名词＋名词]的词组一样，按“从左至右”的词序顺向连调。 

（4）以动词前缀为首音节的连调式，调型复杂。若前缀只与动词结合，则前缀的调

应该取决于动词词根的本调或调型，被念成高调或者低调。譬如单说时有‘高高（HH）’

调型的双音节动词在添加前缀之后，[前缀+动词]念成‘高高高（HHH）’（如 dzóɽó‘看’
加前缀后前缀的调也成了高调，变成 kʰɛ-́dzóɽó‘已看’）。单说时有‘低低（LL）’调型

的双音节动词在添加前缀之后，[前缀+动词]则念成‘低低低（LLL）’（如 ʃz ̩ʃ̀z ̩‘̀走路’

加前缀后变 nɛ-̀ʃz ̩ʃ̀z ̩‘̀已走路’）。 

[前缀+动词]的组合形式在与否定词与动词两个成分结合的时候，前两个音节念成低

调。在前缀、否定词和单音节动词构成的组合中，第三个音节可念成低调也可念成高调

（参见脚注 2）。在前缀、否定词和双音节动词构成的组合中，第三个和第四个音节则都

念成高调。这构成了四音节动词性组合有特有的调型，‘低低高高（LLHH）’，（如 kʰà-
mà-dzóɽó、kʰɛ-̀dzò-má-ɽó‘没有看’）。 

 根据以上的调型我们可以假设，动词前缀是没有本调的，以前缀为首音节的组合不

仅会受动词本调的制约,也会受组合内部结构的制约。因此，在[前缀+动词]的组合形式中，

同一前缀会因为所跟动词调的不同而负载不同的调；而[前缀+否定词+动词]这一组合形式

也相应具有独特的调型。 

3.3 数词＋量词 

甘洛尔苏话的单音节数词单说时，声调可分为两组：（1）载有高调的数词 tɛ́
‘一’，nɛ‘́二，两’，sí‘三’，ʈɽʰv̩́‘六’，sz ̩ŋ́‘七’，zz ̩‘́八’；（2）载有低调的

数词 ʒò‘四’，ŋwà˞‘五’, Nɡɛ‘̀九’。双音节数词则分‘低低（LL）’调型（如 ʒòəzà
‘四百’、ŋwà˞əzà ‘五百’）和‘高高（HH）’调型（如 tsʰítsʰí‘十’、nɛt́sʰz ̩ ́‘二
十’）两种。 
																																																								
①	“不带标的声调”的定义标准为文本中的频率，词法频率，同化过程中的优势以及中和化的趋势，参见

Maddieson（1978: 341）；Hyma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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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洛尔苏话的量词一般不单独使用。单音节量词读高调，如 ʈɽɛ‘́斤’，ló‘两’，

tʃʰz ̩́‘尺’，ʃz ̩́‘升’等。双音节量词则分‘低低（LL）’调型（如 NbòNtsʰò‘元
（钱）’、 làəɡà ‘竹钵’①）和‘高高（HH）’调型（如 bv̩́ʈɽʰɛ ́‘年、岁’、pwájí 
‘亩’）两种。 

 数词与量词的组合，参见连调规则综合表 8，举例见表 9。 
表8 数词与量词组合 

 H LL  HH 

L LL 或 HH LLL LLL 

H HH HHH HHH 

HHL HHL 

LL LL LLLL LLLL 

HH HHH HHHH HHHH 

HHL HHLL HHLL 

表9 数词与量词组合举例 

 H LL HH 

ʈɽɛ ́‘斤’ làəɡà‘竹钵’ bv̩́ʈɽʰɛ‘́年’ 
L ŋwà˞  

‘五’ 
ŋwà˞ ʈɽɛ ̀或 ŋwá˞ ʈɽɛ ́ 

‘五斤’ 
ŋwà˞ làəɡà‘五竹钵’ ŋwà˞ bv̩̀ʈɽʰɛ ̀‘五年’ 

 

H 
nɛ ́‘二，

两’ 
nɛ ́ʈɽɛ‘́两斤’ ná láəɡá‘两竹钵’ nɛ ́bv̩́ʈɽʰɛ‘́两年’ 

tɛ ́ 
‘一’ 

tɛ ́ʈɽɛ‘́一斤’ tɛ ́láəɡà‘一竹钵’ tɛ ́bv̩́ʈɽʰɛ‘̀一年’ 

LL ʒòəzà  
‘四百’ 

ʒòəzà ʈɽɛ ̀
‘四百斤’ 

ʒòəzà NbòNtsʰò 
‘四百元’ 

ʒòəzà bv̩̀ʈɽʰɛ ̀
‘四百年’ 

HH nɛt́sʰz ̩ ́ 
‘二十’ 

nɛt́sʰz ̩ ́ʈɽɛ ́
‘二十斤’ 

nɛt́sʰz ̩ ́NbóNtsʰó 
‘二十元’ 

nɛt́sʰz ̩ ́bv̩́ʈɽʰɛ ́
‘二十年’ 

 tsʰítsʰí  
‘十’ 

tsʰítsʰí ʈɽɛ ̀
‘十斤’ 

tsʰítsʰí NbòNtsʰò 
‘十元’ 

tsʰítsʰí bv̩̀ʈɽʰɛ ̀
‘十年’ 

 

由以上二表可得出以下结论： 

[数词+量词]的组合形式中，连调规则大体与[名词+名词]的组合相同，规则如下： 

（1）[数词+量词]的组合形式中，基本按“从左至右”的词序顺向连调，这与[名

词+名词]的组合情况相同。以高调数词为首音节的组合，构成‘高高（HH）’调型；以低

调数词为起头的组合则构成‘低低（LL）’调型。 

（2）具有高调（H）和‘高高（HH）’调型的数词，也像高调（H）和‘高高

（HH）’调型的名词一样，各有两种扩展形式：一部分词的调型（如 nɛ‘́二，两’）扩展

为‘高高高（HHH）’调型而另一部分词的调型（如 tɛ‘́一’、sí‘三’、ʈɽʰv̩́‘六’、sz ̩ŋ́
‘七’）则扩展为‘高高低（HHL）’调型。根据其扩展形式的不同，高调（H）和‘高高

（HH）’调型数词也可分析为结合了不同声调或调型的复合调类和调型。 

然而，也存在[数词+量词]组合与[名词+名词]组合连调不一致的情况，规则如下： 
（1）数词 zz ̩ ́‘八’单说时 zz ̩ ́‘八’载有高调，但是与量词相连的时候，一律念

成低调，如 zz ̩ ̀ʈɽɛ‘̀八斤’，zz ̩ ̀lò‘八两’，zz ̩ ̀ʃz ̩‘̀八升’等。根据这些连调规则我们可

以假设，该数词的本调为低调，在单说时，它的调与单音节动词相同，都被念成不带标记

的高调。只有在加了量词之后才体现出它的本调。 

（2）以低调数词为首音节的双音节组合中，除了有规律的‘低低（LL）’调型以外，

也能读成‘高高（HH）’调型，与‘低低（LL）’调型自由变读。我们假设，出现频率高

																																																								
① làəɡà 是尔苏藏族传统的竹篾片编的装洋芋的竹器，这里简称‘竹钵’，表 9中是量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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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音节数量词组之所以能读成‘高高（HH）’调型是因为该调型是甘洛尔苏话双音节词

和词组不带标记的调型。 

3.4 词组部分总结 

在[词+词]的组合形式中，甘洛尔苏话跨词类的连调规律可总结为： 

（1）所有成分都具备本调的组合中，甘洛尔苏话有一套共时能产的连调规则，即“从

左至右”型的连调式。这种调型可见于[名词+名词]、[否定词+动词]以及[数词+量词]三种

组合形式中。连调域首音节的词保留其声调或调型，并且该声调或调型扩展到整个连调域

的所有构成词上，从而使得连调域剩余成分的声调或调型中和化。 

（2）在组成词组时，单音节词的高调（H）与双音节词的‘高高（HH）’调型各有两

种扩展形式，可分析为结合不同声调或调型的复合调类和调型。该规律可见于名词性短语

和数量词组中。 

（3）从实验结果来看（表 3-9），除去可视为例外的‘高低（HL）’调型，能够出现

在甘洛尔苏话中的有五种基本调型——即双音节词的‘高高（HH）’和‘低低（LL）’调

型以及三音节和四音节词的‘高高高（高）（HHH(H)）’、‘低低低（低）（LLL(L)）’

和‘高高低（低）（HHL(L)）’调型（表 1）。这些调型都是可分析的。而与其相关的连

调规则包括：L/LL>L…L，H/HH>H…H和 H/HH>HHLL 三种。 

（4）首音节无本调的组合（即添加前缀的动词）中，使用另一套独特的连调规则，组

合的调型受到动词本调和组合内部结构的双重制约。 

（5）单音节词的高调（H）与双音节词的‘高高（HH）’调型在声调与调型中具有特

殊的地位。在词和词组单说的情况下，两者可视为默认调或是不带标的调型。不经常单独

使用的单音节动词一般默认念成高调，添加前缀后才能体现其本调。出现频率高且首音节

本调为低调的双音节数量词组也可默认念成‘高高（HH）’调型，并且可与其有规律的

‘低低（LL）’调型自由变读。 

下文将讨论尔苏话基本词汇多音节词的五种基本调型及其相关的连调规则在负载句与

语料句中的变化。 

3.5 多音节词基本调型及其相关的连调规则在口语语流中的变化 

上述多音节词的基本调型在更大的组合环境下也有一些连调规则。
①
下面我们使用陈述

句和两极问句（polar question）对名词词组进行例举。 

（1）两种“全低调”的调型（即双音节词的‘低低（LL）’调型和三音节、四音节词

的‘低低低（低）（LLL(L)）’调型），在口语语流中发生变化：两种调型的首音节由原

来的低调变为高调，而剩下的音节仍保留低调，也就是原来的调型变为‘高低…低

（HL…L）’型。另外，如具有这两种调型的词与词组之后连结其他词或词组构成新的连调

域，即以[词（组）1+词（组）2]的形式，词（组）2首音节要读作‘低’调，例如： 

 
(3) á dzáv̩̀ ŋɛt̀sʰɛ ̀tɕʰí. 
 á  dzá-v̩̀ ŋɛ-̀tsʰɛ ̀ tɕʰí 
 1SG 谷子-酒 向外-喝 EXP 

 ‘我喝过谷子酒。’（< dzàv̩̀‘谷子酒’，ŋɛt́sʰɛ‘́已喝’） 

 

(4) á xítsʰàxà dɛʒ̀z ̩ ̀tɕʰí. 
 á  xí-tsʰàxà dɛ-̀ʒz ̩ ̀ tɕʰí 
 1SG 竹子-凉鞋 向上-穿 EXP 

 ‘我穿过竹鞋。’（< xìtsʰàxà ‘竹鞋’， dɛʒ́z ̩‘́已穿’） 

（2）能扩展为‘高高高（高）（HHH(H)）’调型的词或词组，在口语语流中不发

生变化。另外，如这类扩展形式的词或词组与其后面的其他词或词组构成新的连调域，即

在[词（组）1+词（组）2]中，词（组）2首音节要读作‘高’调，例如： 

 
(5) á ɽáʃz ̩ ́ŋɛd́zz ̩ ̀tɕʰí. 

																																																								
① 甘洛尔苏话句子语调和语义焦点等因素对连读变调规则的影响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有待进一步研

究。本节描写采用的是与多音节词或词组相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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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á  ɽáʃz ̩ ́ ŋɛ-́dzz ̩ ̀ tɕʰí 
 1SG 鸡肉 向外-吃 EXP 

 ‘我吃过鸡肉。’（< ɽáʃz ̩ ́‘鸡肉’，ŋɛd̀zz ̩‘̀已吃’） 

 
(6) á ŋwámáʃz ̩ ́ŋɛd́zz ̩ ̀tɕʰí. 
 á  ŋwámá-ʃz ̩ ́ ŋɛ-́dzz ̩ ̀ tɕʰí 
 1SG 母牛-肉 向外-吃 EXP 

 ‘我吃过母牛肉。’（< ŋwámá ʃz ̩ ́‘母牛肉’，ŋɛd̀zz ̩‘̀已吃’） 

（3）能扩展为‘高高低（低）（HHL(L)）’调型的词或词组，在口语语流中也不

发生变化。另外，位于这类连调域后的词或词组，即词（组）2，所有音节要读作‘低’调，

例如： 
(7) á ʃáv̩́ ŋɛt̀sʰɛ ̀tɕʰí. 
 á ʃá-v̩́ ŋɛ-̀tsʰɛ ̀ tɕʰí 
 1SG 小麦-酒 向外-喝 EXP 

 ‘我喝过小麦酒。’（< ʃáv̩́ ‘小麦酒’，ŋɛt́sʰɛ‘́已喝’） 

 

(8) á ɖɽə́Ntʃʰɛḿì ŋɛt̀sʰɛ ̀tɕʰí. 
 á  ɖɽə́-Ntʃʰɛḿì ŋɛ-̀tsʰɛ ̀ tɕʰí 
 1SG 糯米-粥 向外-喝 EXP 

 ‘我喝过糯米粥。’（< ɖɽə́Ntʃʰɛḿì ‘糯米粥’，ŋɛt́sʰɛ‘́已喝’） 

 综上所述，与尔苏话基本词汇中的五种基本调型相关的连调规则在口语语流中，保

留其各自的扩展形式特点。 

 

五 结论 
运用丰富的甘洛尔苏话一手语料，本文通过实验研究，总结了该语言连读变调的规则，

揭示了其单音词声调与多音词调型之间的对应关系，并对不同调型在口语语流中的变化做

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本节对连调规则和例外情况进行简要总结。 

甘洛尔苏话不同词类所共有的共时能产的连调规则可归纳如下几方面： 

1. 连调域首音节的词会保留其本身的声调或调型，但该声调或调型会扩展到连调域剩

余的所有音节上，从而使得这些音节的声调发生中和化。这种变化导致多音节组合的调型

数量有限。 

2. 根据连调规则所产生的结果，单音节词高调（H）和双音节词‘高高（HH）’调型

两者都可被分析为具有复合性质，即共时层面有成为中和化且不带标声调和调型的趋势，

而历时层面则可能是不同调类合并的结果。 

3.根据不同的扩展形式，表层调为高调（H）和‘高高（HH）’调型的词在编纂词典时

应标为 H1/HH1 和 H2/HH2 两类型。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近 90%的单音节和双音节词中，

H1/HH1 和 H2/HH2发生中和化（即高调和‘高高’调型的词远比其他声调和调型多（表 1），

但在组词与词组的时候以及口语语流当中两者间仍然存在差异。 

4.从实验结果看，甘洛尔苏话基本词汇多音节词的五种基本调型（表 1）都是可分析

的，而与其相关的连调规则包括：L/LL>L…L，H/HH>H…H和 H/HH>HHL…L 三种。 

5.甘洛尔苏话基本词汇多音节词的五种基本调型当中，双音节词的‘低低（LL）’调

型和三音节和四音节词的‘低低低（低）（LLL(L)）’调型，在口语语流中会变为‘高

低…低（HL…L）’型。其他的三种基本调型（即双音节词的‘高高（HH）’调型和三音节

和四音节词的‘高高高（高）（HHH(H)）’和‘高高低（低）（HHL(L)）’调型）在口语

语流中则不发生变化。 

6.与甘洛尔苏话基本词汇多音节词的五种基本调型相关的三种连调规则，在口语语流

中保留它们之间的区别与扩展形式的特点。 

甘洛尔苏话的连调规则存在如下三种例外情况： 

1. 单音节动词和单音节量词，单说时一律念成高调。单音节动词，添加前缀之后则有

两种扩展形式（‘高高（HH）’和‘低低（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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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音节数词‘八’单说时念成高调，但其扩展式为‘低低（LL）’调型，符合首音

节本调为低调的有规律的连调式。 

3. 一些单说时念作低调的量词，构成出现频率高的双音节数量词组，除了有规律的

‘低低（LL）’调型，也能读成‘高高（HH）’调型。 

以上几个例外情况都涉及到表层上的高调（H）或者‘高高（HH）’调型，可解析为高

调和（H）‘高高（HH）’调型在词或词组单说时有变成不带标记的声调和调型的趋势，这

有可能也是甘洛尔苏话的基本词汇中，高调（H）和‘高高（HH）’调型的词远多于其他声

调和调型的原因之一。 

鉴于以上特点，甘洛尔苏话与以汉语为代表“每个音节都有声调”的「亚洲型」声调

系统语言差距较大，而更贴近「非洲型」的声调系统语言（参见 Hyman，2007，2010；

Downing，2011；Odden & Marlo，2019），主要体现于其声调系统的简单性，只有两个相

对立的声调，H和 L，其中一个调可分析为不带标记的声调；声调对立的基本定义域为词，

但是每个词的调型在语音层面上的体现则取决于其所处的语词结构（如是否带前缀或者后

缀和者体貌标记）。在这些方面，尔苏语声调系统与西南地区藏缅语族一些语言相似，如

羌语绵篪话（参见 Evans，2008）或者卓克基嘉绒语（参见 Lin，2009，2012）。 

本文通过对甘洛尔苏话连读变调的讨论，揭示了该语言声调系统的复杂程度，也间接

体现了西南地区藏缅语族语言的声调系统的内在复杂性与多层性。最后，希望本文的研究

方法和归纳出的尔苏话连调规则能对研究西南地区其他民族语言的声调系统提供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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